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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芳允（1916年-2000年），是中
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今年是“两弹一星”精神提出25周年，本报特约请陈芳
允院士的家人撰文，讲述他的科学人生。

从“追星者”到成为“陈芳允星”
——追忆我们的父亲

□ 陈晓东 陈金凤

父母爱情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与科普时报社合办

图为陈芳允在工作。

“将来不要想做大官，而要做大
事”。

这是父亲年少时，祖父经常对他
说的一句话，也是影响他一生的一
句话。

大半辈子与卫星打交道

1916 年，我们的父亲陈芳允出生
在浙江省黄岩县。

1934 年，父亲考入清华大学机械
系，后因对物理课感兴趣转入物理系
学习。1938 年毕业后，父亲留校在清
华无线电研究所任助教。1945 年，父
亲赴英国留学进修，1948 年带着满腔
热血和世界一流的电子工程技术回
国。1963 年，父亲与其他科研人员研
制出原子弹保障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
析器。该仪器在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别人祝贺父亲时，他
说：“我只不过为中国的原子弹做了一
件小小的工作”。

1965年，父亲担任卫星测量、控制
的总体技术负责人，制定了我国第一
颗人造卫星的测控方案。

1970 年 4 月 24 日，“东方红一号”
发射升空，地面观测系统很快抓住目
标，进行持续跟踪、测量与计算，及时
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各地的时刻。

1983年，父亲首次提出“双星定位
通信系统”设想，后利用我国的两颗通
信卫星进行了成功的演示试验，这为
后来“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奠定了
理论和技术基础。

1999年，父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

近几年，外界评价我们的父亲陈
芳允是“追星者”。我们非常认同，认
为其恰如其分。

父亲大半辈子与卫星打交道，跟
踪、测控，让卫星为人类服务。

直到，他自己也成了一颗星——
“陈芳允星”。2001年6月4日，一颗由
中 国 科 学 家 发 现 国 际 永 久 编 号 为
10929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
为“陈芳允星”。

勤俭节约，擅长给自己理发
缝补衣服

因为给自己理发、缝补衣服，父亲
以勤俭出名。在他看来，这样既可以
节约物资，又能把在理发店排队的时
间节约下来做更多的工作。

在生活中如此，为国家考虑更是如
此。最早，人造卫星地面观测跟踪站设
计是18个，但考虑当时国家的经济条
件，父亲直接提出可以砍掉一半。经过
计算（父亲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计算

器，这样的计算器在父亲去世后，我们
整理出十几个）后，又减掉2个，最终只
建6个地面站，节约成本达上亿元！

父亲生前用一种便于携带的小本
本，随时记录他的想法、感言、计算公
式、数学模型等。

我们看到父亲在标注着1996年的
小本本上写着：“近十年来，国际上十
分关注小卫星的发展。”因此，父亲感
慨，要“发展小卫星，促进我国空间事
业以较快速度前进”，表达了他内心的
焦虑。

那个时期，父亲每年在北京的时
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休探亲假回
家，他还是围着卫星转。在他居住和
权当卧室兼书房的10平方米小屋里，
墙上别无他物，只有一面墙永远钉着
一张大地图。

生前没能等到北斗卫星发射

在生命最后的 10 年，父亲还一直
在念叨要发展小卫星（遥感卫星、气象
卫星、北斗卫星）的作用，并相继提出
了遥感小卫星群对地观测系统和小卫
星移动卫星通信系统等方案。

去世之前，父亲在医院住了大半
年，躺在病床上还在心系“咱们国家的
小卫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遗言，
见客所提所谈都是小卫星。

可惜直到他去世，没有等到北斗
卫星的发射。

2000 年 4 月 29 日，父亲因病逝
世。同年10月，我国两颗北斗导航卫
星发射升空，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拥有自主研制卫星导航系统的
国家。

父亲曾写过两首小诗，充分体现
了他的人生价值追求——
“四十京兆一技人，爱研求实不爱名。
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

“人生路必曲，仍需立我志。
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如今，经过几代航天人的努力，我
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服务于全
球，造福人类，实现了父亲“做大事”和

“竭诚为国兴”的誓言。

我们的大女儿晶晶从小和
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之
间感情很深。有一次在整理爷
爷奶奶遗物时，看见一封奶奶
写给爷爷的信，她不禁潸然泪
下：“这5年来，我不知道你在哪
里，但是你放心，我会把家里照
顾好，不让你有后顾之忧。”

实际上，父亲为建立测控
网，那几年一直奔波在外地，为
卫星建地面站选址，同时努力协
调各方卫星工作的开展，居无定
所；另一方面也是保密原因，所
以母亲不知道他身在何方。

那个时期，母亲身患癌症
做手术，父亲不在身边，甚至不
知道母亲做手术。多年来，母
亲肩挑工作和家庭两个重担，
以保证父亲全身心地扑在工作
上。她也是位科研人员，身兼
数职，还身患重疾，比父亲早 4
年去世。

在标注着 1999 年 4 月的小
本本上，父亲追悼母亲：“清茶
碧螺春，技人陈芳允，永伴沈淑
敏，在天得安息”“碧螺春茶，技
人 芳 允 ，永 伴 淑 敏 ，在 天 之
灵”。悼词两首，这就是父母爱
情，字字是浓厚的情意和思念。

父亲曾说：如果没有母亲
的大力支持，他不可能取得今
天的成绩。在父亲病重之际，
当时有领导问他有何心愿，父
亲只说，希望能在和母亲合葬
的墓碑前种两棵树。也许，父
亲是希望和母亲一直结为连理
枝吧，再也不分离。

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一对
献身科学的夫妇。

（作者系陈芳允院士的长
子、长媳）

1988年，陈芳允夫妇与儿子、孙女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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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允肖像 杨华 绘
（杨华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居科学学

院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中心副主任、教授）

1998年，陈芳允（左三）和同事们合影。

陈芳允有很多记事小本，图为标注着
1996年的小本，其中一页写着“不行，还是
要双星才行”。

延伸阅读


